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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嶺南  第二十一期  2010 年 11 月 
 
社會運動為甚麼要唱 Beyond 的歌？── Beyond 所體現的搖滾原真性及社群力量 
 
高玉娟 
 
 
引言 
 
二零一零年六月四日深夜，約三千名中文大學學生、員工和市民聚集中大校園，等
待從維多利亞公園移送到來的民主女神像。此前於六月三日，中大學生會發出了行
動呼籲，號召市民及同學於六四燭光晚會完結後，護送民主女神像到中大校園，或
到現場聲援。學生會表示堅持抗爭，並要求校方讓民主女神像於校園最少放置至九
月新學年開學，讓同學表決神像的去留1。約午夜時分，民主女神像終於到達校園。
現場全體歡呼，一邊拍掌、一邊高唱 Beyond 的《抗戰二十年》2，迎接順利進入校
園的女神像3。此前數小時的六四燭光晚會，我大概傍晚七時左右到達維多利亞公園
會場之際，又正好看到在台上有幾位年輕人在彈結他唱 Beyond 的《長城》（當時悼
念活動尚未開始，工作人員不時上台說幾句招呼市民入場的話，期間則由幾位年輕
人唱歌）。記得去年的六四二十周紀念集會之上，亦播放了一個《抗戰二十年》特別
版音樂錄像，錄像由高登網民製作，剪輯了八九民運的新聞片段、二十年來的紀念
活動片段、以及二十年來的香港大事新聞片段，配以《抗戰二十年》歌曲4，現場氣
氛十分熱烈，而這段錄像當時也在網上廣泛轉載。除了六四紀念集會之外，今年一
月十六日立法會外的反高鐵運動，集會群眾亦唱了多首 Beyond 的歌，包括《長城》、
《海濶天空》、《光輝歲月》、《喜歡你》、《真的愛你》、《Amani》等等5。此外，五區
                                                      
1 明報，21010 年 6 月 4 日。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603/4/ien3.html 
2 《抗戰二十年》是 Beyond 紀念樂隊於 2003 年組成二十年的作品。 
3 明報，21010 年 6 月 5 日。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604/4/ifgj.html；facebook video: 
http://www.facebook.com/video/video.php?v=431257461413 
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_OBeonRBvk，http://www.youtube.com/watch?v=94Zkod-u6YY 
5 當天有參與運動的歐陽英傑醫生（外號星屑醫生、「維園行動」發起人之一）其後於其網誌寫了一
篇有關的文章《世界呀，你見過唱【喜歡你】和【真的愛你】的暴徒嗎？》：
http://singsit01.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14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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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的造勢晚會及公役運動宣傳片，也分別大合唱《海濶天空》及採用其為背景音
樂6。社會運動和政治動員一次又一次用上了 Beyond 的音樂，自然不會是巧合，但
Beyond 寫這些歌時，亦顯然並非為社會運動而寫的。Beyond 也解散好幾年了，他
們最受歡迎的時代更是十多年前的事了，而縱在他們最受歡迎的年代，他們的流行
程度距離當時最當紅的歌手如譚詠麟、張國榮、梅艷芳等仍非常遠。那麼，為什麼
經過了這些年，社運仍要唱他們的歌？為甚麼不唱其他更流行的歌手的歌？為甚麼
香港市民用這方式來再呈現 Beyond 呢？以往對 Beyond 的研究或分析一直不多，主
要是歌詞文本討論、回憶分享、放諸樂隊文化脈絡（尤其八、九十年代的樂隊風潮）
之中作介紹或討論、又或是流水帳式的樂隊大事回顧等。本文則將嘗試由聽眾的經
驗出發討論：聽眾由其主觀角度出發去感受和理解 Beyond 及其音樂，聽眾從樂隊
及其音樂接收訊息時，同時亦參與創造那些訊息的意義（make meaning），而中介
（mediation）也在這訊息的傳遞、詮釋的過程中產生一定作用。 
 
本文除了以本人作為 Beyond 樂迷多年的經驗及理解為參考外，亦於今年六月初至
六月中訪問了十二位人士，嘗試從其他角度理解聽眾經驗。這十二位朋友年齡由二
十二歲至四十四歲，六位男士，六位女士，其中五位自認為是 Beyond 樂迷（fan），
四位認為他們挺喜歡 Beyond 的歌，也有買幾張他們的唱片，但不算樂迷；另外三
位則表示不是樂迷，對 Beyond 的認識主要來自媒體、家人或朋友。 
 
                                                      
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UUocKyUf5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NaeL8nBYb8&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K-Z6o8YHN8&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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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的見證：Beyond 的搖滾反判精神與原真性 
Simon During 在討論媒體及流行文化時提到，在討論電視文化時，甚少會討論原真
性（authenticity）及反抗性（oppositional）的面向，但研究流行音樂時，這些卻是
關注重點。一方面是因為以生產模式及技術來說，流行音樂有更大的空間可以由個
人掌握，如果撇開產品製作及行銷不談，每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也可以彈奏音樂，
但其他媒體例如電視或電影的生產模式則必須要倚靠集體或體制7。隨著電腦錄音器
材愈來愈普及，音樂錄音製作甚至可以在睡房裡完成，只要再上載到網上發佈，技
術上而言，連行銷發行也可免了，個人對音樂生產的掌握程度無疑十分高。亦因此，
個人的風格、信念、追求等等，更容易在流行音樂裡表現出來。另一令文化研究關
注流行音樂的原真性及反抗性的原因，是搖滾樂原本就有反叛批判的含意，甚至，
文化研究主張的抗爭文化（politics of resistance），亦深受搖滾樂的反叛精神影響8。
David Marshall 則指出，流行音樂在其技術創新、表演場地的規模、錄音工業發展、
主流市場劃分等多方面的演變，都與原真性概念有密切關係，但原真性的討論核心，
始終是表演者本身：「他或她（表演者）如何表達音樂的情感、他／她個人的情感、
感受及性格，表演者有多忠實地表現出音樂作品的意圖，這些全都影響表演者如何
被斷定為具有原真性。」9 
 
1.1 Beyond 的理想、批判及原真性 
在香港的芸芸歌手及樂隊之中，Beyond 的性格和作風算得上非常鮮明。有人因此而
喜歡他們，也有人因此而討厭他們，尤其在他們初出唱片時，聽眾對他們的喜惡頗
為明顯。他們不吝於表達他們不賣帳、有話直說、我行我素的作風，更經常批評香
港的主流音樂體制，有人認為他們不夠圓滑，也有人認為他們性格反叛。例如他們
                                                      
7 During, Simon (2005),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 124  
8 同上。  
9 Marshall, Davi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150. 原文為英文，本人自譯。 
 
 
4
在譚詠麟、張國榮為爭奪獎項鬥得難分難解的時代，他們寫了《俾面派對》10，一
方面批評扭曲的主流音樂工業體制，歌手為了得獎，就得出席頒獎典禮或與音樂無
關的娛樂節目；同時，他們又給熱中於爭奪獎項的歌手及唱片公司一記耳光： 
「不管相識不相識 盡管多啲 SAY HELLO!  
不需諸多的挑剔 無謂太過有性格 派對你要不缺席 
你話唔俾面 佢話唔賞面 似為名節做奴隸 
種種方式的綑綁 請柬一出怎抵擋 想出千般的推搪  
明白富貴與閉翳 也要靠你俾吓面」 
 
在九十年代中，他們另一首主打歌《醒你》，又再批評偶像化的主流音樂工業： 
「那萬人迷 走音走爆咪 包裝多過一切 多瀟洒失禮 
那萬人迷 卻那懼離題 即使不會歌唱 他懂擺姿勢…….. 
你在沈迷 拜偶像鞋底  光陰一再荒廢 高呼他英偉」 
 
還有《教壞細路》則批判媒體，此曲亦令到他們那段時間跟 TVB 的關係變得惡劣11： 
「不想再玩這遊戲 可否有點新的趣味  
歪曲是非沒人理 新聞最好帶點趣味…… 
你『盞』教壞細路 腦袋注定發霉 賑災當做節目 點解叫座叫好」 
 
但或許更多人記起的，是家駒一句經常被引用的話： 
「香港只有娛樂圈，沒有樂壇。」 
 
他們這些歌曲及說話瞄準了以 TVB 為首的主流媒體、生產流行音樂的唱片公司、甘
                                                      
10 《俾面派對》收錄於 1990 年出版的《命運派對》大碟。 
11 http://zh.wikipedia.org/zh/Sound_%28Beyond%E5%B0%88%E8%BC%AF%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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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同流」或噤聲的歌手及他們的歌迷，惹起很多人的討厭、聲討甚至還擊12，但這
種敢於挑戰權威、桀驁不馴的性格，正切合一般認為搖滾音樂所象徵的反叛精神。
而事實上他們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及行事作風亦正是透過搖滾樂為媒介而表達及表
現的。雖然從八十年代末開始，Beyond 的曲風經已漸漸從早期較為前衞另類、重型
搖滾的風格催向更為大眾化的流行風格，外型也被包裝成跟其他偶像沒有明顯分
別，他們亦已得到過很多媒體所頒發的獎項，甚至 TVB 亦為他們製作了《勁 Band
四鬥士》音樂特輯，在節目裡以喜劇的方式、跨張的造型重演他們的樂隊歷史13。然
而，這一切似乎都沒有改變 Beyond 在大眾心目中的率直敢言、不妥協、有別於主流
價值的印象。朱耀偉在其二零零七年出版的研究流行歌詞之專書中提到 Beyond 時，
概括地形容為「香港樂隊的經典組合 Beyond 的搖滾作品便一直以批判現實為
主……」14，馬傑偉於其討論媒體的著作中提到 Beyond 時，則謂： 
 
Ķ΁Ğछዽğᄲ΁ߏࢰሄˠĂ̙ߏᘹˠĂ΁˵ధົણᄃކ็߿જĂΒ྅˘˭Ă
ҭΞҺ݋ҺĂ΁۞Ԡ኷ΪдࢰሄĄ௫ၚ͇ͳ۞ࢲܚă᝘ၚႇͳႇЬ۞ڵට໣
አĂ៍ி၆เछዽ֗дႇጪ̙҃ۺТ߹۞ᔿځّॾĂҋ൒ߏО෪எגĄCfzpoe
ᄃऎሄ઻۞၆ϲّĂՀдٺ΁ࣇȈѐт˘͟۞િ޺Ąऎሄ̟ˠ۞̳ிО෪Ă
ߏԁםă಩ܸăથຽĄ༊̂ிౌତצથຽ͹߹ࠎநٙ༊൒Ăҭ Cfzpoe кѐ̪
̙ԁםĂࠎࢰሄ҃ࢰሄĄ΁ࣇ۞ႇ̪дᄲநຐăܫهĂ̪൒ԲҿۤົĂגထ
ݱξϠ߿۞ӧ࿲ăથຽۤົ۞ᑅ࿀ăࠤҌٺ෹෸̈फෛ౎Ăᙯ͕͵ࠧ˯̙̳
πČČķ26!
 
馬於同一文章中又寫道：「Beyond 的歌意像暖昧、難上口，沒有重複悅耳的
旋律，缺乏普及的商業元素。黃家駒之口，沒有重複悅耳的旋律，缺乏普及
的商業元素。黃家駒之死所引起的哄動，相信原因不盡在於其音樂。」16 
 
顯然馬教授並非 Beyond 的樂迷，對 Beyond 的音樂並不特別欣賞，因為在 Beyond
                                                      
12 例如較近期的事件是黃貫中指台灣組合棒棒堂演唱「咪嘴」，被「棒迷」到其網誌「炸版」反擊。  
 參考文匯報 2009 年 7 月 26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7/26/EN0907260004.htm 
13 1990 年節目，參考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Beyond；《勁 Band 四鬥士》可於 youtube 找
 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O7Y9IicZus&feature=related 
14 朱耀偉（2007），《詞中物：香港流行歌詞探賞》，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31 頁 
15 馬傑偉（1996），《解讀普及媒介》，香港：次文化堂。127-128 頁。 
16 同上，126-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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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樂迷及很多樂手心目中，家駒寫的旋律可是一等一悅耳動聽的。但雖則如此，他
亦對 Beyond 留下了批判社會、人文關懷及堅持理想的深刻印象，他亦認為 Beyond
的性格及作風超越了音樂觸及的範圍而延伸到社會層面，並且相信在音樂以外，
Beyond 的成員的確就是這樣敢怒敢言、追求正義、反抗建制的人，而不是為幕前演
出而採取這些姿態。馬又認為，尤其以家駒一九九三年意外身亡的事件，最能突顯
他們在市民大眾心中的這些印象： 
Ķĺเछዽன෪Ļ!Ğ޽छዽຍγ֗˸ଷ੓۞፬ধਫ਼ᜩğΞᖎ̼ࠎᙝቡᄃ͹߹ă
࣎ˠᄃޙט۞၆ϲĄČČܕѐۤົّ۞ۋኢດႊດধĞྍ३΍ۍ̝ॡࠎ˘˝
˝̱ѐϐğĂ̚ࡻപЧ͞ౌᄲो΍ྕຍĂҭ˘ਠξϔౌᛇ଀̳ிᄅέ˯Ăႊࣶ
ࣇЧᄲЧྖĂ৿ͻ̳ܫĂڵට໣አĂξϔ೼࿆ᛇ଀߆މৌ઄ᙱᏰĂ߆ڼսᄃ
ऎሄ઻̂ᛢТᇹ෍઄Ą!
!
఺ೀѐࢶപ۞̳ி۩ม̂˞Ăξϔҋᙸٕܧҋᙸгଡˢ׎มĂ၆ޙטྵкᙯ
ڦĂҭܫЇ඀ޘݒާి˭ࢫĂ̳ிˠۏ̝̚ĂՏՏ΄ˠᛇ଀ৌྕᙱడĄเछ
ዽϒߏ৭д࣎ˠăᙝቡăਨॲ۞ลᆸĂͽৌྕᄃ̙ԁם۞݌ঈĂࢬ၆஄፩ᒣ
ଐ۞͹߹ޙטĄķ28!
!
Beyond 予人真誠正義、堅持不屈、抗衡主流價值及反抗建制的印象，又以家駒為
其象徵標誌，可說是他們多以年來積累的結果。追溯到他們最早期的音樂，那時已
可見他們獨立特行的作風。在他們首次出版作品的唱片合輯《Xiang Gang 香港》18
及自資出版的卡式帶《再見理想》19裡，他們的音樂風格偏向前衛及重型搖滾，編
                                                      
17 同上，128 頁。 
18 《Xiang Gang 香港》1984 年出版，由當時的《結他雜誌》出版，彈奏者均為「Guitar Festival」比
賽的得獎者。鄭狄麟＜香港流行樂隊音樂發展史略＞，朱耀偉《光輝歲月：香港流行樂隊組合研究
（1984-1990）》，香港，滙智出版，2000 年。85 頁。並可參考
http://zh.wikipedia.org/zh/%E9%A6%99%E6%B8%AF_%28%E5%90%88%E8%BC%AF%29， 
19 《再見理想》卡式帶由 Beyond 自資出版，其後再版為 CD。鄭狄麟（2000）＜香港流行樂隊音樂
發展史略＞，朱耀偉，《光輝歲月：香港流行樂隊組合研究（1984-1990）》，香港：滙智出版。86 頁。
並可參考參考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86%8D%E8%A6%8B%E7%90%86%E6%8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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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著重樂器彈奏，結他演奏的部分都很長，旋律比一般流行曲複雜，內容則包括追
尋音樂理想、生活掙扎、社會狀況、懷鄉及一些抽象意象的表達等等。《再見理想》
專輯之中亦出現了多首中文作品，有別於當時很多樂隊尚以寫英文作品為主，搖滾
樂原本就是來自西方的音樂風格，很多樂隊順理成章都創作英文作品，又或翻玩外
國樂隊的作品。Beyond 在一九八五年發表了第一首廣東搖滾作品《永遠等待》，希
望藉此跟更多聽眾溝通20，亦因此成為廣東搖滾的先行者之一。Beyond 的鼓手葉
世榮說： 
Ķԧࣇٙە۞ࢰሄͧྵΩᙷĂٕధ̫͇ᄲಈᝌ Qjol!GmpzeăZFTăSvti
ඈሄฤ̙֭ං؈Ăҭ༊ѐԧࣇ఺ֱ͕ᐝрݒගˠΟីჟَ۞ຏᛇĄ҃д
ԧࣇ۞ѐ΃Ă׎΁ώгሄฤкົᖙەˠछ۞үݡĂ൒҃ Cfzpoe ݒຑ౹ү
ᛳٺҋ̎۞ࢰሄĂٙ ͽԯሄฤಓү Cfzpoe ၁ѣ着෹෸˘ਠሄฤٙঘ֖۞
ࢰሄᅳા̝ຍĄķ32!
 
樂評人何重立亦回想道： 
Ķд̂૞ົૅ྆Ăԡ̙ҝྫྷ着ྫྷ֗य़۞ሤধႇਜ਼Ăᄃ Cfzpoe ΁ࣇ˘੓ճ
ᐾ੓ֽĂ΁ࣇ۞ࢰሄĂ΁ࣇ۞ܑႊĂֹԧᎸጬĂֹԧຏז˘჌ଂֽϏഅ
дᇃڌ߹Җႇѡ଀ז۞ಈॆĂྫྷ඾΁ࣇΨĂྫྷ඾΁ࣇອᕚĂֹԧຏᛇז
ອႋࢰሄĂߏᇃڌ۞ອႋࢰሄĄČČҋѩ̝ޢĂԧ࠹ܫᇃڌႇΞͽອႋĂ
ԧۢ྽ࢶപ۞ Cboe!Tpvoe ѣ˞າԓ୕Ąķ33!
 
而自資出版自創作品當時亦屬先鋒行為，在 Beyond 之前，只有郭達年的黑鳥及馮
禮慈的蟬這兩隊樂隊曾經自資出版專輯。樂評人袁志聰： 
Ķ၆ٺѝѐ۞ࢶപ፾ϲࢰሄĂሄਜ਼ٙߺߺሄ྽۞׏߇Ăߏͽో྿ѐࠎࢵ
                                                      
20 朱耀偉（2000），《光輝歲月：香港流行樂隊組合研究（1984-1990）》，香港：滙智出版。30 頁。 
21 林凱瑜編（1998），《擁抱 Beyond 歲月》，香港，音樂殖民地雙週刊。160 頁。 
22 何重立（1993），＜搖滾精神不死 Beyond 繼續革命＞，《Beyond 繼續革命》，商業電台／Capital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Publ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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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โ౧ሄဥĂٕ ߏг˭ॡഇ۞ CfzpoeĂЯࠎ΁ࣇౌҋ͹гኼ΍˞ௐ˘ՎĂ
ਕ఼࿅ E/J/Z/۞ࢰሄ΍ۍԛёĂԯ׎ࢰሄүݡࡔᐂĄಶߏ΁ࣇ༊ѐҋྤ
൴ܑΙё૲Ăଂ҃΄ז΁ࣇ۞ࢰሄ଀ͽᓟͫ࠹็Ą̝ͅĂ༊ॡޝкሄฤĂ
൑ኢѣިᇹჟ૾۞ႊ΍ăިᇹפ଀рෞĂౌЯࠎϏਕ૟үݡ঻˭ֽ҃Ә
ε็Ąķ34!
 
袁志聰又引述 Beyond 成員黃貫中的話：「我們好主動推介我們的音樂給別人
聽，我有些朋友的樂隊甚麼也不做，只認為做好音樂便行，但我們的理念卻
多了一層 ── 既然玩出好的音樂，何不作推廣？又何不推動香港樂壇呢？24 
 
一九八六年，Beyond 以此方向開始出版唱片，雖然當時主流聽眾對他們並不太受落，
尤其他們當年留着長髮，有時又會穿一些古怪服裝，外型不如流行歌手般精緻俊美，
然而對很多早期便開始接觸 Beyond 的樂迷以及後來受 Beyond 影響而組織樂隊的樂
手來說，對 Beyond 始終留有開天闢地的革命先鋒似的印象，不少樂隊也曾經對
Beyond 的啟發及為樂隊發展開拓空間的努力公開表示感謝和尊敬。Beyond 在樂曲裡
表白追尋理想的志向，而現實中他們也的確不斷為他們的理想而行動，言行一致。 
 
Beyond 的歌曲到了九十年代越催流行化，跟早期的風格相去甚遠，但他們歌曲的內
容仍不缺少真誠與不妥協、堅持追尋搖滾音樂夢想的題旨，當然還有隨之而來的挫
折與掙扎的感情抒發。例如，一九九一年推出的大碟《猶豫》裡，有《堅持信念》、
《不再猶豫》、《我係要聽 Rock N’ Roll》等作品，一九九二年他們推出的大碟名為《繼
續革命》，一九九三年推出的大碟亦直接命名為《樂與怒》。《樂與怒》當中的《海闊
天空》充滿了無奈卻堅持的情感表達，澎湃的音樂編曲令它顯得格外悲壯。此曲後
來竟又成為家駒的絕唱之一，添上了悲劇色彩，更由此意料之外出現的角度反證了
                                                      
23 袁志聰，＜80 年代地下音樂起義：從卡式帶到高山劇場＞，《文化現場》，2010 年 2 月號，20 頁。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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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追尋理想的曲折艱辛、以及他們鍥而不捨在主流樂壇中開拓更大創造空間的
「革命」精神。一九九三年之後推出的幾張唱片，Beyond 的搖滾風格在編曲及樂器
演奏方面都有更多表現，減少了流行曲式成分，或許是反映成員三人對於 Beyond 荊
棘滿途的命運充滿了憤怒，又或許是想着力表現出後家駒時代的 Beyond，一樣秉承
着家駒一生鍥而不捨追求理想的精神，而當時他們所屬的「滾石唱片」也容讓他們
在這方面有更大的表現空間。如 Marshall 所提出的音樂意圖及情感的表達，他們始
終非常統一，令聽眾感受到並相信，他們所唱所寫所主張的就是他們的信念和行動，
他們言行一致，他們就是他們在音樂中所表現的真誠正義、關懷弱勢及堅持到底的
精神，這是 Beyond 主要的原真性表現之一。 
 
受訪者之一的 Frankie Chan25亦表示，Beyond 對他來說「就是一把堅持在主流價值
主導的香港中掙回自己位置的聲音，是在香港堅持高舉自由和愛的聲音」。而 Beyond
總是會令他想起自己的理想，他作為一位編劇，「理想就是把自己有感情的人和事寫
出來，讓更多人看到」。他說，他有從 Beyond 中獲得追尋理想的能量。受訪者 Winnie 
Chan26則認為 Beyond 是「一隊在香港主流音樂中有堅持搖滾的組合，雖然後期音樂
都稍為轉向商業化了，不過都並未完全被同化，仍努力保留自己搖滾風格，會肯作
嘗試」。受訪者阿威27則表示，「Beyond 對我來說係一個擴闊音樂視野的起點！」曾
長時期有自己的樂隊、但不是 Beyond 樂迷的李先生28則說，他認為 Beyond 好像是
一場由家駒主導的「運動」，其過程就是逐步走向大眾，向大眾說他們要說的話，而
他們亦有成功說出他們的話。也因此 Beyond 跟當時其他流行樂隊不同。他認為
Beyond 對流行音樂工業有頗大衝擊。但他說，以音樂風格的表現來說，Beyond 的「運
動」過程也可說是由理想走向妥協，可是「面向一般人就是要這樣」，不過在音樂題
                                                      
25 Frankie Chan，25 歲，現職編劇。Beyond 樂迷。他表示他 2003 年成為 Beyond 的樂迷。當年經過
了 SARS、七一遊行等事件，他思想變得不一樣，開始追尋理想，那時開始愛上 Beyond 的音樂。 
26 Winne Chan，30 餘歲。前職設計師，現為家庭主婦。Beyond 樂迷。 
27 阿威，35 餘歲，家品店職員。Beyond 樂迷。他由小學六年班開始喜歡 Beyond，並受影響開始學
結他。 
28 李先生，41 歲，設計師。非 Beyond 樂迷，曾組織樂隊並有出版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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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上，Beyond 一向「貼近日常生活、關於民生、愛、compassion」。 
  
除了堅持搖滾夢想、批判流行音樂制度及媒體之外，Beyond 的確還寫了很多其他社
會議題的歌。例如他們早於一九九零年便寫了關注環境問題的《送給不知怎去保護
環境的人（包括我）》，還有寫曼德拉及爭取自由的《光輝歲月》、寫九七過渡期的《爸
爸媽媽》、寫流浪漢的《命運是你家》、感嘆國家狀況的《大地》及《長城》、關注非
洲貧困的《Amani》及《可知道》、反戰的《超級武器》及《交織千個心》等等，這
許多議題廣泛的作品展現了 Beyond 作為世界公民的人文關懷，他們的價值觀有別於
主流商業價值，他們的關注不限於個人生活，如馬傑偉所說的，「超越小島視野」，
相信這些亦是他們獲得眾多中國大陸、東南亞、日本、韓國等國家的樂迷喜愛的原
因之一29。在這層面上，Beyond 又有一批傳頌大愛的作品如《和平與愛》、《全是愛》、
還有寫母愛親情的《真的愛你》等等，他們的作品傳達的普世價值，易於讓不同社
群的人理解及有所感受，同時，亦令人對他們留有博愛大同的印象，此點跟絕大部
分主流歌手以情歌為主的作風更是大相徑庭，不難理解，為何他們的音樂雖然變得
更流行化，但聽眾仍然對他們保持有真誠正義及緊抱信念的印象。 
 
當然，誠如 Stuart Hall 所指出，受眾對訊息的接收或閱讀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訊息
的發放及接受並非線性的，受眾亦非完全被動的，他們自有其切身條件（local 
condition）影響他們如何閱讀訊息30。比如受訪者張靜文31從 Beyond 接收到的訊息，
跟搖滾樂沒有甚麼關係，在 Beyond 以外，她喜歡的歌手是李克勤。對她來說，Beyond
代表的就是和平與愛，他們的這種價值觀開啟了她的公民意識，令她在中學時期便
                                                      
29香港電台電視部 2008 年製作之《不死傳奇：黃家駒》，拍攝到大陸各地及日本之 Beyond 歌迷訪問、
歌迷及當地樂隊用廣東話唱 Beyond 的作品等等。世榮亦在特輯中表示，在內地工作時發現，遠至哈
爾濱也有樂隊在唱 Beyond 的歌。港台節目專頁
http://app1.rthk.org.hk/php/tvarchivecatalog/episode.php?progid=556&tvcat=2。視頻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JeeG7Ejb4U 
30 Hall, Stuart (1996), “Encoding/Decoding” In Harrington and Bielby Popular cul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P 123-132.  
31 張靜文，女性，大學教育。NGO 職員。她稱自己喜歡家駒時期的 Beyond，但並不算 Beyond 樂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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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留意到貧困和環境污染的問題，她不排除間接受到 Beyond 影響而成為了志願組
織工作人員。另一位受訪者張宇意32亦同樣說，若不是因為 Beyond，她大概不會在
中學時期開始留意到社會上不幸的人。李小姐33則表示，她很欣賞 Beyond 比其他流
行歌手更早地關注到環保及貧窮議題，她認為他們胸襟廣闊、包容性很大，這同時
表現在他們的音樂風格之中。但 Beyond 給她的印象首先是「獨立有主見、先行者、
對理想的堅持及很有力量(powerful)」。而在港台的《不死傳奇：黃家駒》節目中，
則可聽到北京獨立樂隊「優質大豆」的成員說，他覺得 Beyond 唱的就是他的生活處
境34。 
 
但另一位受訪者 Gigi Wong35說，在九七年以前，在她的印象中，Beyond 跟草蜢、達
明一派等其他組合沒有甚麼分別，她那時覺得他們也就是一個偶像化包裝的組合。
她說，但在九七年以後，社會上政治矛盾變得越來越明顯，而流行樂壇因為四大天
王變得非常沉悶，同時她亦稍為年長了，開始注意到社會上不同的問題，她的印象
漸漸改變，認為 Beyond 是有社會關懷及關注政治的樂隊。聽眾按其自身的社會、文
化或政治背景脈絡去理解 Beyond 和他們的音樂，從中閱讀出意思，他們各自認知的
Beyond 其及原真性並不完全相同，但以我接觸到的例子來說（包括我自己的經驗），
跟馬傑偉提到的關乎理想、信念、批判不公、關懷社會等，並沒有相差太遠，除此
之外，則還有抱擁大愛、香港的搖滾先驅等印象。從另一角度來看，或許亦可以理
解為，比較關注社會、注重多元價值、有正義感、喜歡更多樣化的音樂和藝術創作
的人，比較容易被 Beyond 吸引。 
 
1.2 風格與原真性 
根據 During 的分析，當 Punk 和 Reggae 音樂在七十年代出現之際，作為 Punk 代表
                                                      
32 張宇意，女性，30 餘歲，自由作者。Beyond 樂迷。 
33 李小姐，40 餘歲，現為學生。在 Beyond 的獨立樂隊時期看了他們的現場表演後成為 Beyond 樂迷。 
34 《不死傳奇：黃家駒》，香港電台，2008 年。 
35 Gigi Wong，30 歲，生物研究員。她稱她並非 Beyond 樂迷，也沒有 Beyond 的唱片，只從媒體聽
到他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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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ex Pistols 及作為 Reggae 代表人物的 Bob Marley，透過他們的風格（style）來表
現出他們的原真性。風格，包括了音樂風格、衣著打扮、言談行事作風、採用的器
材工具、表演的作風、以至社群／族群背景面向等等36。而樂迷亦透過模仿他們的裝
扮及使用物品以宣示信念、喜好及團結。Marshall 則謂，流行音樂表演經常用來建
立原真性的手法，就是打破舊有風格、創造或改造出一種新風格37。換言之，風格其
實是以差異性來建立及表現的，而這種差異又可表現表演者的原真性。 
 
以香港流行音樂工業的情況來說，音樂風格可謂極其單一，絕大部分歌手唱的都是
商業流行曲（pop music），很多歌手經常說的所謂音樂風格，就是快歌和慢歌的分別，
並非音樂種類例如搖滾、重金屬、民謠、藍調、爵士樂、Bossa Nova 等等的分別。
因而，香港的流行歌手大都在衣服打扮上大造文章，藉以表現他們的風格。當然，
以這方式能夠表現出的風格差異是比較小的，對大部分的香港流行歌手來說，風格
可說是裝飾性的，他們並不藉此表現他們的音樂（又或不會以音樂表現他們的風
格）。但 Beyond 卻由始至終都沒有精緻的打扮，他們亦因為不懂打扮，早期甚至穿
得十分古怪（例如阿拉伯裝）。他們雖然也有留長髮及帶耳環，亦有部分樂迷模仿，
不過在八、九十年代，本地其他樂隊組合的成員亦不乏長髮及耳環。如果說他們的
外型打扮還會令人留下甚麼印象，大概應該是草根吧。（相比之下，達明一派的整潔
打扮便顯得中產。）總括來說，Beyond 的外型打扮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倒是藉着
他們的搖滾音樂風格、透過音樂表達的訊息、率直的言行和表演時的直接情緒表現
（例如舉臂揮拳），整體表現出來的，與當時的主流音樂工業的作風卻有明顯差別，
他們的率直隨意有別於流行偶像的修飾圓滑，甚至他們亂穿一通的草根打扮，都跟
主流歌手的精緻俊美造成反差。這種差別，更強化了他們給樂迷的印象：他們的搖
滾反叛精神、他們不妥協、堅持到底的性格。這是他們的原真性的另一表現。 
                                                      
36 During, Simon (2005) ,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124-135 
37 Marshall, Davi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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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直接對話模式與原真性 
Marshall 指出，流行音樂跟其他文化種類例如電影、戲劇等的其中一個與別不同之
處，是流行音樂的形式（form）可讓表演者直接跟聽眾「對話」（direct address）。歌
迷聽到歌手唱情歌時，覺得歌手就好像唱給自己聽一樣，聽到歌手在歌裡抒發感情
時，覺得歌手就好像向自己傾訴一樣。在音樂會裡的說話，更直接如聊天一樣，雖
然觀眾不一定可以回話。這種溝通方式會讓歌迷覺得跟喜歡的歌手十分親近，尤其
現代科技已令聆聽音樂變得很個人化，在訊息傳遞及接收的過程中，樂迷有更大的
主體性。例如，樂迷可以在自己的私人空間如睡房裡聽歌，又或帶上耳機，歌聲沒
阻隔地傳到耳朵。這種聽音樂的私密性令樂迷更易於投入到自己的想像之中，亦可
較少受他人影響地自由詮釋音樂、歌聲和歌詞38。 
 
對於喜歡率性表態的搖滾樂手來說，這種直接溝通的方式有特別大的表現空間。以
Beyond 的情況來說，最早期的《再見理想》已有淋漓盡致的表現，當家駒以幽怨的
歌聲唱出： 
「獨坐在路邊街角 冷風吹醒 默默地伴著我的孤影 
只想將結他緊抱 訴出辛酸 就在這刻想起往事 
 
心中一股衝勁勇闖 拋開那現實沒有顧慮  
彷彿身邊擁有一切 看似與別人築起隔膜 
 
幾許將烈酒斟滿 那空杯中 藉著那酒洗去悲傷 
舊日的知心好友 何日再會 但願共聚互訴往事」 
 
身為樂迷的我，的確就感到家駒在向我們樂迷傾訴堅持搖滾樂隊的夢想有多艱難，
                                                      
38 Marshall, Davi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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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身同感受，感到十分難過。儘管 Beyond 早已說過，《再見理想》寫的是一位前
輩樂手的情況，但演奏表現及唱法實在太情景交融，我覺得情感表達是真摯的。或
許也因為我在早期聽《再見理想》時，實不知道這首歌寫的不是 Beyond 自己，由始
至終一直沒有改變此印象，這是我個人對這首歌的閱讀。（但在二零零三年的二十周
年紀年音樂會《Beyond 超越 Beyond》裡，世榮也的確表示這曲是他們的心聲39）但
我也多次看到朋友或音樂會鄰座的觀眾──無分男女及年齡──在現場聽到這曲的演
奏時默默流淚。然後唱到「一起高呼 Rock n' Roll，一起高呼 Rock n' Roll，一起高呼
Rock n' Roll……」時，現場的氣氛即變得悲壯，大家都揮動高舉的手，這相信亦是
很多看過 Beyond 現場演出的人的共有感受和記憶。 
 
除了樂曲的表達，成員的發言亦有同樣效果，特別是家駒是一個很愛說話的人，總
不吝表達自己的想法，不時在各種場合發表議論，例如「生命不在乎你得到甚麼，
只在乎你做過甚麼」、「音樂不是娛樂這麼簡單，是生命中的一個節奏」、「我絕對不
希望我們中國人永遠停留在懷緬過去的一些輝煌史裡面，這些輝煌史已經過去了，
我們要建立我們明日的輝煌史」等40，他又喜歡在現場演出時好像哥哥一樣教訓歌
迷，而其他成員亦有直接與台下樂迷對話的習慣（台上台下相方都可以發言）。他們
這種說話風格，令到樂迷感到他們的率性真摯，就如他們的音樂表現出的一貫作風，
並且感到十分親切。這同樣也是他們的原真性表現。 
 
                                                      
39 Beyond（2003）《Beyond 超越 Beyond Live 03》，恒藝亞洲。Disc 2，第 13 曲。 
4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LoGqBoK1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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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的「想法」：Beyond 表現的情感能量 
2.1 現場演出的情色魅力 
上文提到在 Beyond 的音樂會裡，不時看到觀眾黙黙流淚。我亦曾聽到過不少人說，
看 Beyond，是他們第一次看音樂會流淚。觀眾當然是感動才會流淚，但為甚麼而感
動呢？為甚麼有時聽同一首歌又不會流淚呢？又為甚麼流淚之後下一首歌可能又變
得情緒高漲呢？情緒激動其實是難以分說的事情，就如受訪者阿威分享他第一次看
Beyond 音樂會的體驗：「整體感覺非常好，我唔識點形容，那次，係我第一次睇 show
大叫，叫到我喉嚨唔舒服，第二日說話都有困難！」 
 
Marshall 認為，流行音樂或許是最講情（affect）不講理（reason and rational）的文化
產品類型，深深跟人的情緒（emotion）連結。唱片工業亦時常嘗試計算或探知聽眾
的這些情緒面向而放到產品之中41。Roger Silverstone 則分析，有時我們對某些東西
著迷，是因為情色（erotic）所致，情色是身體的感受、是體驗，並非由腦袋思考分
析可以理解的42。Silverstone 又引用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的說法，情色就是「我
身體追求自己的想法（idea）的一刻──因為我身體有跟我不一樣的想法」43。Silverstone
進一步引用羅蘭巴特的攝影研究理論《明室》（Camera Lucida）裡所提到的「刺點」
（punctum）來解釋情色魅力。「刺點」是相片中一些細微的部分，它出其不意地吸
引着看相片的人，縱然那些細節通常並非攝影師立意捕捉的，甚至干擾了攝影師想
表達的訊息，卻令觀者留下深刻印象。觀者對「刺點」的著迷是難以言喻的，而且
是個意外，無可計算；但其他人看到同一影像時，卻可能看不到「刺點」，或者看到
不同的「刺點」44。 
                                                      
41 Marshall, Davi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165 
42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48-56 
43 Barthes, Roland (1976),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p. 17, 此處引用自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52. 中文由本人自譯。 
44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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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樂迷透過何種媒介來聆聽音樂，當中的感受都是體驗性質的（experiential），跟
朋友分享時，總有難以言明的部分。但以 Silverstone 及羅蘭巴特提到的由身體而非
腦袋作主的反應、不可預料的著迷，卻於音樂會有最大的體現。搖滾本身就是一種
適合在現場觀賞多於在家裡聽唱片的音樂類型，它的音量比較大，情緒比較激烈。
Marshall 指出流行音樂獨有的「直接對話」溝通模式，是鼓勵聽眾參與其中的45，那
麼搖滾樂則可謂是預設了樂迷參與其現場演出的，因為激動情緒都是即時性的，而
且是身體性的。所謂的「現場氣氛」亦是體驗性質的，當這四個字寫在媒體報導裡，
幾乎是無任何意義的，因為讀到這幾個字的人怎麼都不能體會某刻的現場氣氛究竟
是怎麼回事。在搖滾音樂會裡，空氣中瀰漫着高濃度的情緒能量，Beyond 的音樂會
也一樣。觀眾被家駒的歌聲撼動，隨着黃貫中按節奏擺動的身體而搖動身體，隨著
澎湃激昂的樂韻揮動拳頭，隨着哀怨的藍調揪緊心頭以致落淚，還有他們彈奏樂器
時滿有力量的肢體魅力，搖滾樂手在情緒高漲時又每每喜歡脫掉上衣，展示剛陽氣
的軀體，然後台下鼓動著……。那是一組由身體發出由身體接收的密碼，由樂隊傳
給觀眾、觀眾傳給觀眾、觀眾又傳給樂隊，文字難以解讀這些密碼。當然，現場音
樂會亦是樂迷跟 Beyond 最親密的時刻，「直接對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親密也是
身體性、體驗性的，身體會記住這些快感和現場的團結感動。完場後觀眾走出場館，
仿如經歷了一場儀典。 
 
就如 Marshall 所言，情色快感有時會被計算及安排，例如在一場音樂裡，它的樂曲
次序編排、舞台佈置安排、歌手的打扮及說話、熒幕展示的片段、甚至樂迷入場的
方式、現場的紀念品等等，都可能有助鼓動觀眾的情緒。但「刺點」會不會出現或
甚麼時候出現卻始終難以預測。受訪者 Winnie Chan 分享她最深刻的 Beyond 音樂會
的一刻：「好難忘當年（一九九一年）看 Beyond concert，第一首歌《金屬狂人》，家
                                                      
45 Marshall, Davi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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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衝出台的震撼。」 
 
Winnie 表示最震撼的，是家駒衝出台的一刻，卻不是音樂演奏。這是 Winnie 在 Beyond
現場演出感受到的情色魅力一刻。受訪者阿威分享兩個他覺得最震撼的時刻，一是
在九六年音樂會的最後，黃貫中把結他打爛了；還有同一場家強唱《祝你愉快》時
（家強送給家駒之作），他心裡百感交雜，覺得全場樂迷很團結很溫暖、同時又難過
得很。 
 
2.2 家駒體現的情感能量 
網上有一段短片，兩位青年在行人隧道裡彈結他唱歌，題目是《AMANI～像黃家駒
的聲音》46，點擊率約五萬次。當然他們唱的就是 Beyond 的《Amani》，以不知名的
人的街頭表現來說，「收視率」算是挺多的。看看百多條留言，就曉得觀眾全都是因
為一句「像黃家駒的聲音」而收看的。有趣的是，畫面所見，卻沒有多少途人因他
們的歌聲而停下腳步。家駒的歌聲對 Beyond 樂迷來說很有感召力，樂迷都非常愛
惜，覺得是世上唯一的，他嗓音裡有很多內容，但很難說明是甚麼。直至現在，偶
然地在電台聽到他的歌聲，都會立刻被他的歌聲攫住。受訪者 Winnie Chan 說「家駒
的聲線和唱功有一股 power」，是 Beyond 最感動她的地方之一。黃先生47亦表示家駒
的歌聲是他喜歡 Beyond 的原因之一，他說，被「他的聲音發出的獨特性」吸引，但
要說明則「有點難度」；Irene Ming48說：「家駒的唱腔及聲線很獨特，沒有人可以取
代」，亦是 Beyond 最感動她的地方之一。李小姐說家駒的聲音很「犀利」，她嘗試說
明時說：「常常覺得他的聲音好像原始動物世界的聲音，很直接粗糙，很有感染力，
他不會像其他歌星一樣，把聲音立意練成『靚聲』。好像他為達明一派的《你還愛我
嗎？》唱和音那種吶喊，很原始直接。」兩年前，家駒離世十五年之際，家強以哥
哥遺下的作品之一填上新詞成為《他的結他》，表達懷念兄弟之情。但對樂迷如我來
                                                      
4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ZuPrWclyY 
47 黃先生，40 餘歲，建築裝潢師傅。黃先生說他喜歡 Beyond，但不算 Beyond 樂迷。 
48 Irene Ming，20 餘歲，記者。Beyond 樂迷，由《喜歡你》時期（1988 年）開始聽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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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思念家駒，總是先思念他的歌聲，後才想到其他，那也是體感和經驗性質的。 
 
繫於家駒的情感能量，不得不提的，還有他的意外身亡事件。對於 Beyond 樂迷來說，
這是無比傷感的事，但這事件集結的情感能量遠遠超越了 Beyond 樂迷的範疇，觸動
了全港市民。馬傑偉這樣寫： 
Ķ˘˝˝ˬѐĂเछዽމѪளฏĂଷ੓็ಫ፬ধਫ਼ᜩĂಡΏۋ࠹ಡ྽Ă࿪ෛ۞
ࡔهপᏭјࠎќෛநຐ۞༼ϫĂથέд੼̋ᆐಞᓝᏱ۞ଔه୎ົĂᄅέ۩൑˘
ˠĂݒਕӛ͔˟˼̣Ѻႇਜ਼้ଐԸˢĄเछዽ՟ѣ႓ܪ۞ࢬ͋Ăە۞ߏ̙͉͹
߹۞ࢰሄĂҭ΁۞Ѫٙᛈ൴۞็ಫಡ྽Ăຏߖ˧̙ͤٺႇਜ਼̈́ሄਜ਼Ăಶზπ͟
՟ѣ᝘ Cfzpoe ࢰሄ۞˘ਠ៍ிă᝘ிౌਕຏצז๋ీ̝ଐĄČČওົ็நր
۞ӓڅĂд൑ቢ࿪ෛ̍үкѐĂᄮࠎเछዽ̝ѪٙயϠ۞ಫ̬ड़ᑕĂߏкѐց
֍۞ć౵఼ܸ۞Įᝌሄ̫ञįĂਕࠎᙝቡࢰሄႇ͘ઇࡔهপᏭĂ҃ͷ଀ז඗ָ
ќෛĂӓڅᄲߏଂϏѣ࿅Ą」49!
 
這段文字重現了當時城市裡的凝重氣氛。對於喜愛 Beyond 的人來說，那是一個黑洞
似的時刻，把一切情緒和能量吸收過去。同時，那亦是一個全城共同經歷和共感的
時刻，大部分市民透過媒體「經歷」了這傷感事件，有關的記憶來自報章雜誌的標
題和相片、電視畫面或電台的廣播，對這事件的認知以至感受都很大程度被媒體中
介了。無疑，這是一次媒體事件（media event），某程度上事件經過了媒體的詮釋，
有關的情緒和影響力被擴散和鞏固，變作我城的共同記憶。在 Beyond 樂迷方面來
說，當然也不乏親身參與的經歷（例如參加公開的告別式及到墓園送別），但也有不
少樂迷是在意外事件之後才留意到他們，而後來成為了樂迷，他們當中大概很多是
從媒體開始留意到的。另一方面，經過了那段時間的大量媒體關注和多次由媒體舉
辦的紀念活動，家駒離開前才推出不久的大碟《樂與怒》裡的兩首主打歌曲《海闊
                                                      
49馬傑偉（1996），《解讀普及媒介》，香港：次文化堂。126 頁。 
 
 
19
天空》和《情人》，也好像盛載了異樣的情感能量，變得格外的的悲壯和凄美，特別
容易令人激動。受訪者張靜文說，有幾首 Beyond 的歌是在現場演出聽到時很容易流
淚的，《海闊天空》和《情人》都是其中之一。我有不少 Beyond 樂迷的朋友都有相
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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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yond 與社群網絡 
3.1 樂迷與樂隊社群 
During 指出，Punk 及 Reggae 於七十年代出現當時，不但成為音樂新潮，更是當時
的社會現象，這兩種音樂背後均有社群（community）力量的支持。而文化研究的次
文化概念，亦由研究這些流行音樂和有關的社群衍生而來。當時 Punk 樂以英國的年
輕工人階層為聽眾基礎，以顛覆的音樂及言論行為，對當時戴卓爾夫人主張的新自
由主義唱反調。以牙買加樂手 Bob Marley 為首的 Reggae 則有強烈的民族社群基礎，
並深深與牙買加的拉斯塔法里教派（Rastafarianism）連結50。 
 
在香港，流行音樂聽眾並不以社會階層或民族社群而區分，但次文化概念卻常被套
用到樂隊上。馬傑偉研究樂隊 LMF 的著作，就名為《地下狂野分子：次文化圖文傳
真》，內裡亦正以音樂社群概念分析，並認為 LMF 友儕間的 Band 房 a.room 為其社
群基地（location）： 
「西方音樂次文化，跨越國界，成為本地青年的參照對象。服飾、音樂、空間，
讓他們可以想像出與眾不同的生活。」51 
 
「a.room 內臟充滿情緒能量，這種能量維持空間中人的命脈。次文化空間，
都有類似的邊界，清晰而強硬，矛盾地，可見亦不可見，visible & invisible，
外人難以進入，內裏的人卻穿插內外，並從中得到強化身分的力量。」52 
 
素來樂迷團體都自有其社群意識，而音樂社群概念對搖滾樂隊的樂迷來說尤其適
用。以 Beyond 的情況來說，縱然他們的音樂並未如 Punk 的顛覆，亦有別於 LMF
以音樂結合塗鴉、BMX、玩具 Figure、Hip Hop 時裝等的青年次文化社群，但如本
                                                      
50 During, Simon (2005)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124-135 
51 馬傑偉（2001)，《地下狂野分子：次文化圖文傳真》，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76 頁。 
52 同上，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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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一章所述，Beyond 與主流音樂工業及主流商業價值的反差，已深深植入了樂迷
的腦袋。這種抗衡主流價值的意識為 Beyond 樂迷社群劃出邊界（boundary），邊界
以內，社群得以加強凝聚力。就如 Silverstone 引用 Anthony Cohen 的想法分析社群，
認為社群的劃分不單在於社群成員的同通點，更在於社群成員與其他人的不同之
處。Silverstone 又認為，所有社群必有其象徵面向，藉着某些富象徵意義的符號，不
同的人從而可找到社群的意義、體現他們的信念，確立他們作為社群成員的身分，
在觀念上成為一個共同體。而像徵性符號或許是實物，也可以是一些儀典53。以
Beyond 來說，家駒就是最重要的象徵，就如本文前述，家駒有很多的情感能量聚於
一身，對樂隊來說，他也是靈魂人物。黃貫中說過：「基本上，沒有家駒就沒有 Beyond。
家駒絕對是 Beyond 的靈魂人物。」54在我的受訪者之中，亦有五位表示對他們來說
Beyond 所體現的堅持信念、關心社會、抗衡主流價值，其實就等於是家駒所代表的
精神，Frankie Chan 便直接說，「最喜歡家駒的精神」；而其中三位又表示，在家駒離
去後，對 Beyond 的喜愛程度亦大大降低了。 
 
在現場演出裡，一些同共的活動和經歷則有儀典的效果，樂迷的社群／共同體感覺
亦更強烈。例如，在 Beyond 的音樂會，樂迷習慣全場企立甚至衝出台前觀看，在情
緒高漲處，樂迷會高舉 Beyond 所說的「和平手勢」55。此外，還有一些特別情況也
加強了儀典效果，例如在二零零三年，Beyond 舉行二十周年音樂會《Beyond 超越
Beyond》之際，正值 SARS 高峰期，城市裡瀰漫着強烈的情緒低氣壓，很多集體活
動亦因 SARS 而取消，但 Beyond 的音樂會卻如期舉行。Beyond 聲言就是不怕，樂
迷戴著口罩高舉着手，Beyond 奏起為紀念二十周年而寫的《抗戰二十年》等曲，會
場裡情緒沸騰，彷彿抗疫也勝利了。音樂會的現場錄音唱片紀錄了當時的聲音： 
                                                      
53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98-99 
54 林凱瑜編（1998），《擁抱 Beyond 歲月》，香港，音樂殖民地雙週刊。98 頁。 
55 很多搖滾樂手喜歡做 devil’s horn 手勢（參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_of_the_horns），據說
由 Black Sabbath 的成員 Ronnie James Dio 令其在搖滾樂隊及樂迷中流行起來。但不知有意或無意，
Beyond 做的不是 devil’s horn，卻是多了姆指的 I love you 手勢（參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ILY_sign），Beyond 稱此為和平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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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強：「好多謝你哋在呢個非常時期來呢度，咁勇敢嚟呢個演唱會！」 
Paul：「感激不盡！」（觀眾歡呼） 
家強：「有冇聽家駒講過，有音樂就唔會有世界末日，雖然而家『非典型
（SARS）』，我哋唔使驚。」（觀眾歡呼） 
世榮：「戴住口罩有幾大聲呀？（觀眾熱烈大叫）哦，一樣啫嘛，唔怕嘅！」56 
 
二零零五年，Beyond 舉行解散前最後一次的音樂會，完場後，會場裡大部分樂迷也
沒有離開，留在座位大合唱《總有愛》（在家駒離世後 Beyond 出版的第一張唱片《二
樓後座》裡，Beyond 收錄了這首他們送給樂迷的一曲），有些原本準備離開的，也
被歌聲留住，一起加入合唱。儘管場館的燈光已盡開，而工作員人亦已開始在台上
拆除舞台設備，場館人員多番催促樂迷離場，樂迷卻不管，仍然不斷反覆唱着。最
後，三位成員終於從後台走出來，跟樂迷拍了一張大合照（最後 Beyond 用了這照片
為音樂會 DVD 的封面）。球迷在大賽事裡大合唱球會的歌為球隊打氣十分常見，但
對於沒有歌迷組織也沒有會歌的 Beyond 樂迷來說，自發大合唱的期間，樂迷顯出了
異常強大的團結力量，當時共同突破場館及主辦者的規定，亦顯出了樂迷的主體性
和社群力量，或許這亦是香港歷來首次，樂迷集體自行把場館改變用途（雖然只是
短暫時間）、不在場館及主辦者的主導方式下佔據並利用場館，而台上連表演者也沒
有，完全是樂迷在利用場館。當然，這種經典場面是異例，事實上樂迷也是各式各
樣的人，有著不同的背景，閱讀及詮釋 Beyond 及其音樂訊息的取態亦不會完全相同。 
 
但本文第一章討論過的 Beyond 象徵的堅持到底、抗衡主流價值，當然對樂迷亦有影
響力，在二零零三年及二零零五年的音樂會裡，樂迷亦體現了這一點。樂迷戴口罩
出席音樂會，或戴着口罩依然情緒高漲地高舉「和平手勢」，又或無視場館及主辦者
的規定而暫時佔據場館以作己用，留守座位大合唱，這些肢體動作有強烈的象徵意
                                                      
56 Beyond《Beyond 超越 Beyond Live 03》（2003），恒藝亞洲。Disc 1，第 5 曲。 
 
 
23
涵，強化了樂迷對「Beyond 樂迷」這身分的想像，樂迷以這些肢體動作和行動宣示
他們作為樂迷的身分，社群邊界一再清晰劃分，樂迷在現場又互為影響，共同行動
令他們體驗到與 Beyond 作為一個整體的團結感和歸屬感。就如 Silverstone 指出，中
介（mediation）是一個參與者互為影響的意義改造過程，牽涉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會
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他人對訊息的認知和解讀57。而在 Beyond 的情況來說，樂迷群
體的能量不單在樂迷間傳播感染，更會強烈地回傳給 Beyond。雖然，所有表演者或
多或少都會從觀眾的愛戴獲得支持，「沒有你們就沒有我」此等說話我們亦常常在頒
獎禮之中聽到。但樂迷與 Beyond 作為一個社群整體而互傳能量、互相影響，來得很
更明顯而密切。例如，Beyond 寫了一曲《總有愛》送給樂迷，在本地歌手及樂隊來
說可說十分罕見，外國樂手亦不多見，此曲也表現了 Beyond 從樂迷獲得了強大的能
量： 
「千般百般暖流 從你關心的說話 
深深感淚一切 我一生記心中 
在急風撲面而來 迷失中找到你 
我的心不須驚怕 有你伴我身邊」 
 
在《抗戰二十年》中，他們亦高唱： 
「你我霎眼抗戰二十年 世界怎變 永遠企你這一邊  
哪怕再去抗戰二十年 去到多遠 我也銘記我起點 不會變」 
 
在《活著便精彩》裡，黃貫中又寫道： 
「無論你 始終都睇不到我 仍然無懼 我有我的根據」 
 
                                                      
57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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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點」、「我的根據」等，正是 Silverstone 所言社群需要的「基地」58，雖然這基
地並非物理實體，卻也是共同體的根據地，鞏固社群成員對身分的想像和歸屬感，
亦表明了不單只樂迷對樂隊有親近感覺，對 Beyond 來說，Beyond 與樂迷也是一個
社群整體，此社群也為樂隊供給奮鬥甚至「抗戰」的能量，樂迷在其中跟樂隊互動，
而非只是被動地當接收的角色。黃貫中說： 
「Beyond 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是擁有一大群全港最瘋狂最『死硬』的
樂迷，而他們跟其他歌手的樂迷是絕對不同的。正因為有了他們，Beyond
才可以繼續堅持自己，在今天繼續在樂壇堅守下去。」59 
 
客觀而言，由幾個人組成、一同行動、互相支持補足的樂隊形式（form），本來就含
有團隊力量在其中，在一隊成員關係緊密的樂隊裡（例如 Beyond 幾位成員除了家
駒、家強的兄弟關係，家駒、世榮也自少年時代便認識），團結精神便更突出，而團
結精神亦會影響樂迷，令樂迷感覺到更強的社群意識。 
 
Beyond 的樂迷社群裡還有另一群體，就是本地的其他樂隊。作為本地搖滾樂隊的先
行者，Beyond 影響了不少樂迷學樂器，有些後來又組織了樂隊，較為人認識的如周
國賢的 Zarahn、近幾年冒起的 Mr.、Kolor 等都表示是 Beyond 的樂迷。（周國賢說，
他小學六年班左右愛上 Beyond，就打算長大後要夾 Band，深受 Beyond 影響。他又
說包括他的樂隊在內，他認識很多關注環境議題的樂隊，他認為都是 Beyond 早年埋
下的種籽60）。在九十年代中的另一次樂隊風潮中出現的樂隊，很多亦受到 Beyond
很大的影響，如 LMF 的前身之一的 Anodize、盧巧音當時的樂隊 Black & Blue 等。
這些組織了樂隊以至出版了唱片的樂迷，解讀 Beyond 的音樂和訊息多了一個樂手的
角度，他們的社群意識也因他們的樂手身分而跟一般樂迷有別，通常他們更多了一
                                                      
58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96-97 
59 林凱瑜編(1998)，《擁抱 Beyond 歲月》，香港：音樂殖民地雙週刊。74 頁。 
60 「《別了家駒十五載》座談會」，理工大學，2008 年。參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PmOb2bz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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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尊敬心情，或有更多的感同身受，有強烈的同共體意識。以社群模式來說，Beyond
跟 LMF 和 Anodize 都有很緊密的關係，Anodize 隊中既有黃貫中的弟弟黃貫其，
Anodize 和 LMF 的成員麥文威亦一直有為 Beyond 及個人發展的黃貫中當伴奏樂手。
而馬傑偉提到之 LMF 基地 a.room61，其名字的由來是該 band 房原為 Anodize 的 band
房，朋友間稱之為「A 房」，另還有一間「B 房」，指的便是 Beyond 的 band 房「二
樓後座」。因為兩「房」的地點相近，成為他們及其相熟朋友之間的聚腳地，也就是
他們這個社群的實體基地。在其中有吃喝聊天看電視打機的日常社交生活，也有音
樂交流和相互影響，比如 Beyond《請張手放開》大碟裡的《吓，講乜嘢話？》以及
黃貫中的個人專輯《Paul Wong》裡的《香港一定得》，便明顯受到 LMF 影響。而
Anodize 的作品《少了……》，則寫家駒對他們的影響及家駒身亡對他們的衝擊，LMF
在《R.I.P.》一曲，亦表達了對家駒的尊敬。 
 
3.2 Beyond 與市民共同體 
 
Ķԧд 227Ğ޽˟࿬˘࿬ѐ˘͡Ȉ̱͟ϲڱົγ۞ĺͅ੼ᜠĂઃᇥഠĻྻજğ
۞ዌχ྽ྫྷிˠ˘੓ભ˞Įঔᔮ͇۩įĄώֽ̂छౌߏભĮˠϔ̝ႇį֤჌૞
ܝࠎۤྻ҃ᆷ۞Ąޢֽ༊ԧࣇ͘஝͘ӱдᛋ၅݈ࢬॡĂࡎ൒ޢ͞ѣˠય੓тڍ
छዽ̪дϠĂ̫͇ົྫྷԧࣇ˘੓๜ĉ൒ޢ̙֤ۢ྆ಶѣˠඍ˞Ĉĺछዽ҃छಶ
喺ޘĊĻྫྷ඾̂ူಶભĮঔᔮ͇۩įăĮЍዂ໐͡į׶Į̂гį˞Ąķ受訪者
Frankie Chan 說。 
 
在抗爭的當刻，群眾裡有人想起了家駒，然後得到全場用歌聲表達共鳴。除了「116」
之外，還有多次的社會運動也唱了 Beyond 的歌，包括六四燭光晚會、民主女神像進
入中大、公投造勢晚會等等。社運現場畢竟並非 Beyond 的音樂會現場，與會人士也
                                                      
61 馬傑偉（2001)，《地下狂野分子：次文化圖文傳真》，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73 至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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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全是 Beyond 樂迷，他們的背景、關注的事情、旨趣或價值觀很大可能比 Beyond
樂迷群體更龐雜更多樣化。在如此的脈絡之下，社運中市民聲言「家駒與我們一起」，
並且大合唱 Beyond 的歌，最直接反映出的，是認同 Beyond 或家駒所象徵的意義之
群眾範圍，遠遠超出樂迷社群而達到全香港的範圍，這個大社群最少有某方面的共
通點由 Beyond 和家駒接合。有趣的是，我城有不少比 Beyond 更普及而亦性格鮮明
的歌手，如張國榮、梅艷芳、林憶蓮、陳奕迅等等，而文化研究討論到流行曲作為
「香港人」身分論述時，總是以許冠傑為經典例子。但社會運動既沒有唱許冠傑或
以上其他歌手的歌，也沒有唱被喻為「港人之歌」的《獅子山下》62來鼓勵集會群眾
一起寫下「不朽香江名句」，卻一次又一次高唱 Beyond 的歌，並且喊出了「家駒與
我們一起」。 
 
受訪者之中有好幾位都參與了最近多次的社會運動，黃小姐63說，「116」當時一起唱
Beyond 的歌，感覺很合情合理，覺得無論是歌曲的內容或 Beyond 關懷社會國家的
作風都很配合。她又提到在六四集會時聽到《抗戰二十年》，覺得「好勁」、情緒澎
湃。Bach Lau64則謂：「意識和內容都與現實配合，『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海
闊天空》）、『風雨中抱緊自由』（《光輝歲用》）、『可否爭番一口氣』（《我
是憤怒》）等。」Frankie Chan：「這些歌有關理想、自由、和平和愛，而且是真正
屬於香港人自己的歌，在保衛土地和維護我們所愛的香港的社運中，沒有更適合的
了，對嗎？」在「116」當天自動請纓站起來領唱的「星屑醫生」／「維園阿哥」歐
陽英傑說，他其實是達明一派的樂迷，雖然達明一派也寫了不少政治主題的歌，但
當時唱了 Beyond 卻沒有唱「達明」，是因為 Beyond 一向有很強的抗爭意味，他們好
比是一整套的抗爭、控訴文化，而「達明」的政治主題歌曲主要是《神經》一碟裡
寫六四的歌，社會性題材作品倒不如 Beyond 的廣泛而持續。他又說，Beyond 的音
                                                      
62 黃志淙（2007），《流聲》，香港特別行政區民政事務區，43 頁。 
63 黃小姐，40 歲，NGO 工作，Beyond 早期開始聽他們，但早已沒有跟進，不是 Beyond 樂迷。 
64 Bach Lau，22 歲，大學生，並非 Beyond 樂迷，但他和母親都喜歡 Beyond 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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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風格（Band Sound、結他）更可以振興人心。那麼 LMF 的歌又如何呢？星屑醫生
說：「不知他們（集會群眾）識不識唱。」他亦認為傳統的社運歌曲「不入心」，而
大家一起唱 Beyond 時則是「由個心唱出來的」。此外，他又認為家駒身亡後已昇華
成「精神領袖」。65 Frankie Chan 說，他知道六四後有不少政治意味的歌曲，但事實
是這些歌沒有繼續流傳，而 Beyond 的歌則琅琅上口，而且 Beyond 還有 「Forever 
Young 的 icon 家駒」。 
 
從以上的訪問內容中，可見有幾個原因使社運參加者認為 Beyond 的歌比其他流行歌
曲更適合社運抗爭。首先是本文第一章內提到的 Beyond 的原真性──堅持到底、真
誠率直、抗衡主流價值，公眾亦對此認同。Beyond 強烈的抗爭和關注社會的形象，
讓群眾在抗爭的當兒借用了 Beyond 的歌曲，確立對抗強權的意識，鞏固與會人士作
為對抗強權、守護香港的抗爭同志共同體想像，並且激勵士氣。其中，又以家駒作
為這種共同體的象徵符號。如本文前述，家駒的意外身亡反證了他和 Beyond 多年來
追尋理想的苦戰和堅持不屈，而家駒擁有的高度情感能量（affect）也易於撼動群眾，
讓群眾的情感／情緒匯流。雖然 Beyond 的歌事實上並不是為社運而寫的，沒有直接
的指向各抗爭運動的內容，但與會者藉着一同歌唱，參與了這些歌曲的意義改造，
中介了與會者對這些歌曲的想像，把歌詞中的「抱緊自由」、「抗戰」、「堅持信念」、
「爭一口氣」等等挪用到不同的抗爭脈絡之中。 
 
「116」當晚集會所唱的 Beyond 的歌，又不限於澎湃激情的歌，星屑醫生與群眾亦
唱了《Amani》、《喜歡你》和《真的愛你》，顯示抗爭的激情之中也包含了溫柔的力
量。星屑醫生在其網誌裡寫到：「歌詞讓我們感受那種擁有力量的溫柔」，他那一篇
網誌文章名為《世界呀，你見過唱【喜歡你】和【真的愛你】的暴徒嗎？》66受訪者
Frankie Chan 在訪問裡也說道：「Beyond 為自由和理想打拼的形像很強烈，但又不
                                                      
65 星屑醫生訪問，2010 年 5 月 23 日，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66 http://singsit01.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14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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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股腦兒來硬來惡，而是可以很溫柔的。比方說 Amani 吧，你會聽到有大愛在裡
面。」集會群眾選唱 Beyond，並非只為了 Beyond 的搖滾激昂，抗爭原本就因為關
心和愛，Beyond 看待香港的音樂發展狀況如是，關乎香港的土地、生活、未來的可
能、過去的重省之「反高鐵」運動如是。「反高鐵苦行」很具體表現了由溫柔滋長的
抗爭力量，「116」夜裡被強大警力包圍的歌聲可能也一樣，而集會群眾從 Beyond 的
歌曲裡找到了這種溫柔的力量。 
 
嘗試比較一下透過《獅子山下》論述的香港人身分和透過 Beyond 論述的對抗強權、
守護香港的香港人身分。《獅子山下》論述的似乎是偏向逆來順受、在無奈中咬緊牙
關默默苦幹到底的形象（有關《獅子山下》的香港人身分論述已有眾多研究詳細討
論，在此不贅）。但 Beyond 和家駒的先行者形象卻是充滿激情和抗爭意識的，這特
別切合在社會中走得比較前的社運參與者又或近年積極參與公民運動的年輕人，反
之，《獅子山下》的身分論述對這些人士來說卻是無效的，他們自然也不會想唱《獅
子山下》。從這方向思考，長久以來被認為唱出所謂的「香港人精神」的《獅子山下》，
在社會發展到如今的政治狀況時，似乎已失去了其「香港人」身分論述的效用。 
 
以效用來說，Beyond 的歌曲有時亦似乎比社運歌曲更能牽動群眾情緒。「度身訂造」
的社運歌曲因為更貼題，原本應該是最能表達參與者的情感的，然而星屑醫生反而
認為社運歌曲跟大眾有距離，聽「不入心」，反而 Beyond 的歌卻更能從心而唱。Frankie 
Chan 說的「真正屬於香港人自己的歌」亦有類似意思。為甚麼 Beyond 的歌是香港
人自己的歌而社運歌就不是呢？大概除了因為部分社運歌由國內民謠改篇之外，亦
牽涉到歌曲的流傳和普及程度，社運歌甚少在社運以外的場合裡唱和聽到，流行歌
卻更生活化，時常在媒體聽到，傳播範圍是全香港，更容易為人熟悉。潘國靈對「六
四流行曲」的分析中提到，八九六四前大量出現的社運流行曲藉著流行工業的高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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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力，造成的巨大的即時衝擊67。雖然當時出現的「六四流行曲」在六四後很快退潮，
但流行曲的滲透力的確比傳統的社運歌更容易抓住大眾。歌曲的流傳和普及的程
度，或許亦可以解釋星屑醫生所說的集會群眾可能不會唱 LMF 的歌。雖然 LMF 有
不少很受年輕人喜愛的歌，但 LMF 的歌卻並不容易唱，大眾難以琅琅上口地隨便就
唱起來，換言之少了一種傳播途徑。此外，以普及程度來說，Beyond 也的確勝過 LMF。 
 
說到流傳及普及的問題，核心的討論自然在於媒體的力量。我做聽眾訪問時，除了
Frankie Chan、Bach Lau 和黃小姐直接談到參與社運聽到 Beyond 歌曲的經驗之外，
還有好幾位受訪者亦認為 Beyond 的歌富有政治意味，而他們不約而同提起的，是香
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其中 Gigi Wong 明確表示，回歸前後她透過《頭條新聞》
而認識到 Beyond 的歌原來很有政治意味，一改之前她以為他們只是偶像組合的印
象。她記得《頭條新聞》經常用 Beyond 的歌來諷刺社會狀況。張宇意說，她沒有參
與社會運動，但她說：「其實不用說社會運動，《頭條新聞》就用好多 Beyond。」Beyond
關心很多不同的社會議題，但直接談到政治的歌曲其實不多。Gigi Wong 的回答特別
清楚地顯示，Beyond 的歌曲與政治議題扣連，媒體的中介起了重要作用。Beyond
出版的十五張大碟之中，只有四張是九七年或以後出版的，而在這四張唱片之中，
Beyond 不見得寫了特別多的政治議題歌曲。《頭條新聞》挪用 Beyond 的歌曲諷刺時
弊，也中介了市民對 Beyond 音樂的理解。《頭條新聞》參與了 Beyond 歌曲的意義改
造，好比社運的參與者也參了與他們歌曲的意義改造一樣。但不用說，媒體擁有更
強大的滲透力，而媒體的影響力是全港性甚至跨越地域邊界的（在 web2.0 時代又更
無遠弗屆）。星屑醫生提到的家駒離世後昇華為「精神領袖」，星屑醫生或其他市民
對家駒事件的解讀，亦少不了受到媒體的中介，當時媒體大量的報導及其報導方式，
以至於商業二台把每年六月稱為「Beyond 的六月天」（家駒生晨及身亡均於六月），
製作特別的廣告片段及於節目裡懷念家駒一番，都起了中介作用。媒體的傳播，讓
                                                      
67 潘國靈(2007)，<香港六四流行歌曲回顧>，《城市學 2》，香港：Kubrick，160-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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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大眾共同經歷了家駒離世的傷逝之情，讓《海闊天空》增加了奇異的情感力量，
讓本來沒注意到 Beyond 關注社會的市民大眾注意到了，並且讓市民大眾共同地把家
駒立為對抗強權的精神領袖。 
 
結語 
「當天空手空臂我們就上街 沒甚麼聲勢浩大 
但被不安養大 不足養大 哪裡怕表態 
當中一起經過了時代瓦解 十大執位再十大 
路上風急雨大 一起嚇大 聽慣了警戒 
應該珍惜的 即使犧牲了 激起的火花 仍然照耀…… 
 
你我霎眼抗戰二十年 世界怎變 永遠企你這一邊 
哪怕再去抗戰二十年 去到多遠 我也銘記我起點 不會變……」 
 
作為 Beyond 奮鬥二十年里程碑的《抗戰二十年》，在二零零三年發表時碰上了
SARS，樂迷藉着它在香港體育場裡預先慶祝抗疫勝利；在二零零九年八九民運二十
周年，香港市民又藉着它宣示二十年來人民不曾忘記；到二零一零之今年，中大學
生再以它來公迎象徵對抗腐敗權力的新民主女神像。市民、樂迷和媒體參與了《抗
戰二十年》（和 Beyond 其他歌曲）的意義改造，互為影響。市民親歷其中，既主動
也被動。身為 Beyond 的樂迷又參與了多場社運集會，尤其體會到 Silverstone 所說
的縱橫交錯的「經驗的質感」（texture of experience）68。相信連 Beyond 成員自己也
始料不及的，是今天他們竟以這樣的方式走在香港社會運動的最前線，家駒又成為
了我們反抗建制的精神領袖。而馬傑偉寫在十四年前的「市民覺得公眾舞台上，演
員各說各話，缺乏公信，油腔滑調，市民普遍覺得政客真假難辨，政治秀與娛樂圈
                                                      
68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1-12 
 
 
31
大騷同樣虛假」69，在民主黨「大蛻變」的今天，更只有過之而無不及。當年說「黃
家駒正是站在個人、邊緣、草根的階層，以真誠與不妥協的勇氣，面對混濁矯情的
主流建制」70，那麼，如今我們只能更需要家駒，又或需要更多像家駒這樣的人。
在這民生、政治亂狀紛擾的現在，《獅子山下》式香港拚博精神論述早已脫離社會脈
絡，一如世榮在《Beyond 超越 Beyond》音樂會裡說的：「日日唱《獅子山下》無用
架！」71或許，家駒真誠與不妥協的勇氣，倒可以讓我們歸納出另一種家駒式的香
港公民奮鬥精神，Beyond 作為香港人之聲的日子，也許從今開始了。 
                                                      
69馬傑偉（1996），《解讀普及媒介》，香港：次文化堂。127-128 頁。 
70 同上。 
71 Beyond《Beyond 超越 Beyond Live 03》（2003），恒藝亞洲，disc 2, trac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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